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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不仅显著提升国家竞争力与经济增长水平，也通过技术创新与要

素重构，深刻塑造并加速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

传统增长模式的局限性，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随后通过对数字经济

与新质生产力内涵的理论梳理，提出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化、技术赋能化、组织网络化和创新生态化

四大机制，全方位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推动数字经济与新质

生产力深度融合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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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digital economy not onl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profoundly shapes and accelerates the de-
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actor 
re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China’s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growth models, and points out that developing new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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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e forc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ubsequently,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ll aspects through four mechanisms: data elementization, technologi-
cal empowerment, organizational networking, and innovative ecology. Finally, corresponding pol-
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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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特别

是后疫情时代，各国加速产业脱钩断链，去中国化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

我国急需摆脱旧有的发展模式，转换经济发展动力，需要加快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这一

理念布局我国产业链，实现价值链的跃升。此背景下，数字经济规模却逆势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23 年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 53.9 万亿元，占 GDP 比重已超 40%，

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能否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影响机制

尚未明确，如何围绕数字经济布局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尚未清晰。本文将剖析数字经济影响新质生产力的

机制，提出相应的建议。 

2. 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内涵 

普遍认为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其著作《数字经济》

中提及(李晓华，2019) [1]，在这之后，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不断涌现出信息经济、互联网经

济、数字经济等不同的经济形态，但都是基于信息技术，也就是 ICT 技术的发展而来的(许宪春，2020) 
[2]。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答案。有学者从范畴的角度出发，认为数字经

济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杨慧梅，2021) [3]。这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局限在部分

行业中，而有学者认为要从要素的角度认识数字经济，他们认为数字经济是使用以数据为代表的非物质

形态的生产要素，基于信息技术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刘军，2020；裴长洪，2018) [4] [5]。有

些学者则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认识数字经济，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提出数字经济是一种全新的技术——经

济范式，和过往的机械化范式、蒸汽动力和铁路范式、电气和重型工程范式一样，数字经济能带来全新

的生产方式，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李天宇，2021) [6]。虽然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等尚未有一

个统一的定义，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有学者从微观的角度，

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企业的转型和分工合作(袁淳，2021) [7]，提升产出投入效率(刘淑春，2021) [8]，
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赵宸宇，2021；何帆，2019) [9] [10]。也有从宏观角度，证明数字经济能够促

进产业转型(焦勇，2020) [11]，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荆文君，2019) [12]。可以说，数字经济以数字技

术、信息技术为基础，正在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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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一些学者从新旧生产力对比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基于科技

创新起到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王珏，2024) [13]，而有些学者则从

微观角度提出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解，认为是以算力为代表的新质态生产力(刘志彪，2023) [14]，而有些

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发展思维，是立足现代，展望未来的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张林，2023) [15]。还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满足人民新的需求、新的需要的生产力(高帆，2023) 
[16]。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突破点，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新产业、新业态为代表的

新质态生产力。 
可以看出，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既有理论层面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等的探讨，

也有从实证层面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但是，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层面，也较少辨析

数字经济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机制。因此，本文将提出数字经济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路径。 

3.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 

在深入辨析其影响机制之前，有必要系统梳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动因，厘清当前经济发展

中存在的结构性“痼疾”，从而为理解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低廉的土地与劳动力成本，积极融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通

过“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模式，实现了持续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

过剩产能得以向全球输出，中国逐步确立起“世界工厂”的地位。然而，这一增长模式本质上高度依赖

代工与组装环节，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创新能力，使我国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

低附加值角色，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这一模式的脆弱性。尽管此后政府通过大规模投资计划

有效缓冲了外部冲击，拉动了短期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投资效率下降、资本回报率递减等问题。根据

索洛模型，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意味着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将逐渐减弱。与此同时，我

国人口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投入的

边际贡献亦呈现下降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多重结构性痼疾日益凸显：一方面，供

给侧存在产品质量整体不高、产业基础能力薄弱、高端供给不足等问题，面临着高端和低端供给的双重

挤压；另一方面，需求侧内需潜力释放不充分，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提升，人们的需求呈现多样化，

个性化的特征，供需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错配。此外，产业发展不平衡，地区间以邻为壑，难以形成

协同效应，发挥规模效应的优势，国内市场仍面临一定程度的分割和壁垒，要素自由流动受阻，统一大

市场建设任重道远，制约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实现。这些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导致传

统增长动能显著衰减。必须依靠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培育具有高附加值特征的新质生产力，

打破低端锁定、破解供需失衡、打通国内大循环，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重塑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更是应对要素

约束加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路径。在这一现实诉求下，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驱

动力，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便成为一个亟待深入辨析的重要议题。接下来，本文将从机

制层面系统阐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4. 数字经济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机制 

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并非单一维度的线性作用，而是通过构建“底层要素–核心技

术–组织形态–生态系统”的全链条作用机制，实现对传统生产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与创新性突破。这一

机制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纽带，以数字技术为关键支撑，以组织变革为重要载体，以生态演进为持续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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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多维度协同、多层次渗透的作用框架。从微观的要素配置优化到宏观的产业生态重塑，数字经济通

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传导路径，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基础动力、核心能力、组织保障与演进活

力，以下将从要素重构、技术赋能、组织激活、生态演进四个维度展开具体论证。 

4.1. 要素重构：数据要素化突破传统生产约束 

数据作为新型关键生产要素，凭借非竞争性、可复用性与近乎零的边际成本特性，实现对土地、劳

动、资本等传统要素的范式突破，打破稀缺性限制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配置层面，数据驱动算法优

化与算力协同，达成多要素跨域整合与动态调度，例如制造业中通过生产数据实时分析实现原材料精准

投放，降低资源错配率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直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价值创造模式更实现根本

性转型：从人工经验主导的“试错型”决策转向数据支撑的“预见型”治理，从局部效率优化升级为全链

条系统重构，催生规模化定制、预测性维护等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及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 

4.2. 技术赋能：数字技术集群触发效率革命 

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核心的通用数字技术集群，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发系统性生产范

式迁移。决策机制上，算法驱动替代人工经验，依托大数据实现智能预测与动态自主优化，如智慧农业

中通过物联网数据构建生长模型预测产量并调整种植策略；生产场域层面，打通物理空间与数字系统的

实时映射与闭环控制，形成全流程可感知、可互联、可调控的智能生产环境；协作机制上，区块链技术

构建去中心化、可溯源的信任架构，重塑跨主体交易逻辑。三者共同推动生产组织向分布式协同、服务

化增值与柔性化制造转型，使产业运行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范围经济、敏捷创新与生态化运作的新

范式。 

4.3. 组织激活：网络化重构产业生态运行逻辑 

数字平台推动经济组织突破科层制刚性边界，形成以数据流动为导向的多主体共生价值生态，平台

化、模块化、生态化成为核心特征。生产函数组织机制发生根本转变：算法协调与共识机制逐步替代传

统指令控制体系，分布式决策与自主治理得以实现，如产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数据接口连接上下游企业，

实现供需动态匹配与协同生产，降低合作摩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组织间关系从竞争转向共生，借助数

字接口与开放架构实现跨域资源共享、能力互补与创新耦合，使产业系统具备持续适应环境的学习与进

化能力，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组织支撑。 

4.4. 生态演进：正反馈机制培育创新动能 

数字经济构建“数据驱动–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制度适应”的闭环正反馈机制，形成自我增强发

展范式。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产业应用生成海量数据，经算法与算力加工反哺技术研发，实现创新

螺旋上升；同时倒逼人力资本升级，推动教育与职业培训向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兼具

的劳动力群体；更驱动制度创新，完善数据产权、算法治理等数字治理体系，提供稳定激励性制度环境。

该机制有效化解传统创新的“断裂”与“摩擦”，形成韧性强、自适应的演进动能，保障新质生产力规模

积累与代际跃升。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通过“要素重构–技术赋能–组织激活–生态演进”的协同作用机制，不仅突

破传统增长模式下的要素约束与价值链低端锁定，更通过全面提升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系统培育并推

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表明数字经济不仅是工具性的效率提升者，更是范式层面的系统重构者，

成为引领经济向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核心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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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建议 

为推动数字经济全面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价值链跃升，建议从以下四个方

面系统施策： 

5.1. 靶向要素重构：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 

以破解数据产权界定、流转与安全难题为核心，搭建市场化配置基础制度。建立“持有权–使用权

–收益权”分置的产权框架，开展跨行业产权登记试点，明确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与个人衍生数据的权

属划分标准。实施数据交易分类管理，按敏感程度划定交易权限，培育具备资质的经纪与评估机构，规

范交易定价与结算流程。构建“事前评估–事中监测–事后追溯”的安全体系，搭建跨部门监测平台，

配套数据资产质押融资等金融支持工具。 

5.2. 聚焦技术赋能：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 

构建“研发–转化–应用”全链条创新支撑体系。发布底层技术攻关清单，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领域基础研究，鼓励企业牵头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完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开展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提供免费诊断与方案设计，给予设备改造与软件采购补贴，配套税收优惠政策。

建立技术融合评价标准，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需求对接，加速数字技术在制造、农业等领域的场景化应

用。 

5.3. 立足组织激活：优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环境 

以破除壁垒、规范治理为重点培育生态活力。细化平台经济合规规则，明确数据垄断认定边界，建

立“政府监管 + 平台自治 + 行业自律”协同机制，对开放生态资源的平台给予税收减免激励。推进跨

区域数字协同，建立数据要素流通“白名单”制度，统一接口标准与审批流程，共建区域数据共享枢纽。

畅通大中小企业协同通道，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培育平台化、模块化的产业共生生态。 

5.4. 围绕生态演进：完善可持续发展制度保障 

构建人才、法律、国际合作三位一体保障体系。优化数字人才培育，调整高校专业设置，开展传统

工种数字技能培训，建立以能力为核心的人才评价机制。加快数字经济立法，明确数据安全、算法治理

等核心规则，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处理权属纠纷。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技术标准制定，推动与重点区

域标准互认，建设海外数字合作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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